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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高新

舜华堂

岁岁月月深深处处有有母母爱爱

□董国宾

月亮来了，大地安静下来，
忐忑的童心却不能平静。多少
个夜晚，我常常咬碎月光，把一
次次怨恨抛向母亲。

额头上的那块疤，就是蹒
跚学步时烙下的。大姐说，我摔
倒在了门框上，流了好多血，多
可怕啊！那挥抹不去的伤痕，永
远是一个伤心的记号。我抱怨
母亲只顾在院子里忙活计，我
可是母亲的心头肉呀，怎么就
不好好照看我呢？

伤心的事永远说不完。上学
了，我多想打扮一下自己，穿一
件新衣服，是我梦寐以求的事，
可母亲从不舍得给我买。哪怕一
副新手套，也会让我高兴得泪花
盈盈，这只能在日思夜想的期待
中化为泡影。我有一个哥哥和两
个姐姐，母亲总把他们替换下来
的旧衣服套在我身上。裤子长
了，就卷两折。鞋子大了，就塞团
棉花。肥大的衣褂，风一吹能鼓

起一个大包来。音乐老师走进课
堂，是我最高兴的事，可上体育
课却一点也乐不起来。我不能
跑，不能跳，只恨那身儿不合身
的旧衣服。

在幼小的印象中，母亲是
铁了心不肯花一分钱给我。最
让我忘不掉的是，那次放学回
家，我向母亲要钱去理发，母亲
眼一瞪，吓得我后退三步，接着
裁衣的剪刀娴熟地在我头上

“咔嚓咔嚓”响起来。我被母亲
用这种方式剪成了光头，狗啃
似的。同学们嘲笑我，连老师也

“扑哧”笑出声来，羞得我躲在
舅舅家，一个星期没去上学校。

对母亲的抱怨由来已久，
接连不断的一些事，便滑向了
怨恨的深潭。母亲从不过问我
的学习，相反对大哥和大姐、二
姐却关怀备至。从母亲和邻家
大伯一次偶然的谈话中，我终
于窥到了母亲隐藏的心迹。母
亲说，大哥和两个姐姐聪明好
学，想全力供他们上大学。我

嘛，干脆留在家里种地算啦。我
是在里屋听到这番话的，尚小
的我，固然不会感知未来是个
什么样，只觉得一股怨恨水一
样漫上来。

母亲让我拼命去干活，不
管酷暑还是严冬，总是用同一
种威严要求我。牧场、打谷场、
田间地头，总少不了我单薄的
影子。这倒也罢，挺直腰杆做一
个庄稼汉，也能撑起一片天，但
总忘不了那次赶牛车险翻深
壑、惊悚人心的那一刻。还有一
次，我家的母猪下崽了，生怕母
猪夜间压死幼崽，母亲在猪圈
里睡了两个通宵后有事去了舅
舅家，就严厉地让我去值班。那
几夜啊，惊恐和熏天的气味联
袂向我袭来，猪崽安然无恙，我
却病倒了。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难道在母亲心里我还不如一个
猪崽吗？我对母亲的看法，已不
仅仅是反感和抱怨了。

大哥和两个姐姐相继考上
了大学，全家人欢天喜地，唯独

我郁闷不快。母亲让我在家种
地，我却拉开了弓与她对峙。18

岁那年我当兵去了边疆，十几
年就只回了一次家，还是父亲
病重的时候。那些年，谁也不知
我心有多狠，就是不想见母亲。

转业了，我在家乡的一座
城市安了家。那年中秋节，全家
人难得团聚在了一起，母亲自
然老了很多，但照例摆出一副
威严的面孔。没想到，这次母亲
却把峻冷的目光抛向了大哥和
两个姐姐，声音依旧响亮：“小
宾转业了，打算买套两居室的
住房，我看不行，要买就买大套
的，还要装饰得好一点。这过日
子嘛，就得像模像样，你们当哥
哥和姐姐的就看着办吧。”

我和老婆孩子住上了宽敞
舒适的新房，凝视着雅致的天
花板，对母亲所有的怨恨顷刻
间化解在了新房淡淡的清香
里。回眸一抹抹人生旅痕，我在
想，哪个母亲不爱儿女，只是这
种母爱隐藏在了岁月的深处！

那那些些陪陪你你走走过过光光阴阴的的人人

□黄颖

最近网上流行起“晒光阴”
活动，就是相同的人，相同的场
景前后不同的照片对比。点开
国外“晒光阴”网站，你发现，一
对父子，姿势、衣服、身后的房
子、手拿的足球都一样。可是多
年之后，那个被父亲牵着手的
孩子旁边那个高大的父亲却成
了矮小的“糟老头’。

卡车里的四个孩子，卡车
旁边帅气的老爸，如今，孩子都
已长成帅哥和美女，可那个帅
哥老爸如今却已成了大腹便便
的大爷。

图片里相同的人，相同的
姿势，不同的却是照片里的人
容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不禁令人感叹“时
间都去哪儿了”？

依稀记得小时候不爱吃饭，
母亲总得一手拿着碗，一手抱着
我到处走动，趁我玩得高兴时赶
紧喂上一口，一顿饭下来，母亲
也已经汗涔涔。前两个月，一不
小心右手摔骨折了，在医院住了
一个多星期。吃饭时，母亲见我
不方便，说她喂我。我却不好意
思了，也不愿麻烦母亲，多番推
辞说是用左手也行的。母亲佯
怒，“你从小就是我喂大，有什么
不好意思的，你妈也还没七老八
十的，累不着，你不用担心我，我
硬朗着呢。”其实母亲华发已染

白双鬓，身体也大不如从前，可
是在儿女面前她们依然希望是
我们坚实的港湾。

亲情，他们陪我们走过成
长的光阴。

闺蜜从遥远的海滨城市打
来电话，“妮子，你老公对你好不
好啊，不好的话记得给我打电话
啊，到时看我不修理修理他。”这
是我和初中时最好朋友煲电话
粥的开场白，如今我们没能生活
在同一城市，但这并不影响我们
坚固的友谊。每个人在青春期的
时候，一定会觉得友情来得比亲
情更加重要。因为那时的我们固
执地认为家人都不理解我们，而
只有面对朋友的时候才能让我
们说出心里话。

友情陪我们走过单薄敏感
的青春。

老公在得知我手骨折之后
赶紧从外地赶回了家，虽然他
经常要出差，不能常陪伴在我
和儿子身边。但每天一个电话
雷打不动，回家来有什么家务
活也是抢着做。朋友约他喝酒，
他也是能拒绝就拒绝。我对他
说，和朋友聚聚也是应该的。可
他却说，“和你们母子呆在一块
才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是啊，
还有什么比和相爱的人呆在一
起更快乐呢？我有点煽情的对
老公说，“希望我们能相扶相伴
一直走到白发苍苍，再也走不
动了，到时我们再一起坐着轮

椅看夕阳。”
爱情陪我们走过一生的光

阴。
生命里漫长的光阴里，那

些陪你走过开心，痛苦，快乐，
失败，成功的人是否依然在身

边呢？当我们感叹光阴的无情
时，其实是否也明白光阴里的
恩赐，恩赐那些陪我们走过无
尽岁月的人！时间流逝在漫长
的光阴里，那些陪你走过的人，
一定是爱你和你爱的人。

夫妻

□夏群

刚订婚那会儿，我们就像一
对慵懒的小白蟹，趴在时光的海
滩上，贪婪地享受着拥有阳光和
彼此，除此以外的时间，觉得都是
挥霍浪费。

时间缓进，我们的感情急速
升温，而这一切，母亲功不可没。

他当时工作的单位离他的
家较远，往常他都是在单位食
堂就餐，自己洗衣。母亲比我想
象中更喜欢他，除了邀请他每
天来吃午饭以外，甚至让他把
换洗的衣服带至我家，母亲亲
手给他洗。

有一次我撇着嘴问母亲：
怎么对他比对我还好呢？

母亲露出特有的温柔：对他
好和对你好不是一样的吗？

我不屑地说：切，哪儿一样！
内心的羞涩和喜悦却已经泛

滥成灾，哦，原来我们已经是一个
整体了。

母亲是极爱干净的一个人，
洗衣服很仔细，浅色和深色从来
不会混在一起洗，上衣和裤子也
分开，我们姐弟的衣服也不会和
她的放在一起洗。

洗他的衣服，母亲也会单独
浸泡，单独清洗，甚至为了让他那
些白色的衬衫更为出色洁白，会
不辞辛苦，行走至一公里外的泉
潭洗衣服。

有一天，母亲外出有事，浣衣
的事情落到了我的手中。

原本只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然而，因为有他的衣服，更因为他
就站在我的身边，亲眼看着我洗
衣服，这让我局促不安。

为了节省时间，我慌乱地把
所有的衣服扔在一个盆里，然后
又恍然大悟地把他的衣服挑拣出
来。

突然犯难了，我们的衣服能
一起洗吗？衣服虽然是不言不语
不分男女的布，可是我为什么感
到一阵羞愧，仿若犯了大罪，让它
们授受不亲。

他见我把衣服挑出来，疑惑
地问：怎么了？

没什么。我说。然后又把他的
衣服扔进盆里。

心里却叹：唉！倒真的像有了
肌肤之亲。

遂又觉得自己可笑至极，这
种无中生有的想象和这些衣衫裙
裾有什么关系。

最终还是浸泡在了一起，
未分我他，心中却小鹿乱撞，没
有镜子，不然我想看看自己的
脸是不是比那天的云霞还要灿
烂。

我带着他一起去泉潭洗衣，
周遭无人，除了风声鸟鸣以及洗
衣声，还有我们彼此的心跳声。

他大抵是故意想看我慌张
而娇羞的样子，所以一直离我很
近，害得我那次洗衣的经历如同
奔赴战场，自始至终都紧张而慌
乱。

前天早晨，他在卫生间洗漱，
我在洗衣机拿已经洗好的衣服。
衣服被洗衣机搅得全部纠缠在了
一起，我一件件地抖落，剩下最后
两件——— 我的裙子和他的裤子。
裙子的带子藤蔓一样绕在他的裤
腿上一道又一道，我低着头耐心
地解。

思绪电光火石般地回到十
年前，抬头看看镜中的自己，并
未发现从前没有看见的红晕，
心中也没有小鹿乱撞的感觉，
有的只是从容与一分细微的感
动。

他又疑惑地问：怎么了？
看着他一无所知的表情，我

突然明白，这就是夫妻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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